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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宋代成都范氏家族是一个著名的政治和学术家族，在学术上有着重要的地位。家族在宋代出现了一大批

杰出的人物，在四川地区乃至全国都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著名史学家范祖禹的两个儿子：范冲和范温，

深受范氏家学的影响，二人在文史方面皆有所成就。但是二人的学术倾向却有着较大的差异，范冲精于

史学，而范温擅长文学。学术倾向的不同对于范氏后学以及南宋诗论也产生了重要的影响。二人的学术

倾向，受到性格的制约。范冲严肃认真，适合史学的一丝不苟；范温敢说敢做，不失幽默活泼。与此同

时，师友交游圈的不同也为二人的学术倾向提供了选择的可能。因为父辈的关系，范冲的学术选择受到

司马光的深刻影响；而范温则继承了苏氏学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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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Chengdu Fan clan in the Song Dynasty was a famous political and academic family and played 
an important role in academics. The clan had a large number of outstanding figures in the Song 
Dynasty, it played a pivotal role in Sichuan even the whole country. The two sons of the famous 
historian Fan Zuyu: Fan Chong and Fan Wen, were deeply influenced by Fan’s family studies, and 
both of them had achieved achievements in literature and history. However, their academic ten-
dencies have great differences. Fan Chong is good at history, and Fan Wen is good at literature. The 
difference in academic tendencies has also had an important impact on Fan's descendants and 
Southern Song poetry. Their academic inclination is restricted by personality. Fan Chong is serious 
and conscientious, and is suitable for his history. Fan Wen dares to say that he dares to do it with-
out losing his humor. At the same time, the difference in the circle of teachers and friends also 
provides a possibility for their academic inclination. Because of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his fa-
ther, Fan Chong’s academic choice was deeply influenced by Si Maguang; Fan Wen inherited the Su 
Shi’s schoo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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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历史上兄弟二人学术道路的异同是一个值得关注的问题，有助于研究其家族的家风以及学术传统。

目前学界对于兄弟二人选择相同道路的关注较多，而选择不同学术道路的兄弟则涉及较少，需要进一步

的研究，宋代范氏家族中范冲和范温二人文史上的差异就是一个值得关注的问题。 
范冲与范温兄弟出自“世显以儒”的成都范氏家族。这一家族是宋代众多世家大族的代表之一，是

“宋代四川学术家族的典范”[1]，兴盛时间长达两百年左右，对宋代四川甚至是全国都具有重要影响。 
范氏家族具有浓郁的文史传统。从先辈范镇开始，范氏家族就在文史上显露锋芒。范镇参与编修《新

唐书》《仁宗实录》以及《玉牒日历类篇》，“凡朝廷有大述作、大议论，未尝不与”，除此之外，还

有私撰的史书，如《国史对韵》12 卷、《东斋记事》10 卷以及《国朝事始》1 卷；范镇在文学上也声名

显赫，“始以诗赋为名进士，及为馆阁侍从，以文学称”，词赋远传契丹、高丽[2]。范祖禹参与编修《资

治通鉴》，自撰《唐鉴》，文学上也不曾落后，司马光“在洛，应用文字皆出公手”[3]，深得司马光信

任，连素有文名的苏轼都称赞他的文章足以流传当世，对他评价甚高：“清德绝识，高文博学，非独今

世所无，古人亦罕有能兼者”[2]。范氏家族先辈文史皆通的家学传统对范冲、范温的学术倾向产生了巨

大的影响，为二人提供了选择的可能性。 
范冲的学术成就主要在史学上，其在史学界的地位不容忽视。他曾担任宗正少卿兼直史馆，继承父

亲遗志，重修神、哲两朝实录，深得高宗信任，奉命修纂宗室谱牒《仙源庆系属籍总要》和编类司马光

《记闻》，除此之外，还有《范祖禹家传》《宰相拜罢录》等独立撰写的史书。范温则在文学上深有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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诣，仅存的《潜溪诗眼》是北宋时期著名的诗词评论著作，体现了范温深厚的文学素养，后世的文学著

作中多有提及，可见《潜溪诗眼》在文学批评史上的地位。 
二人同受家学传统影响，同为范祖禹后人，范冲成就偏于史学，范温成就偏于文学，何以会如此呢？

本文希望对此做些探讨。 

2. 范冲的史学成就及其原因 

范冲(1067~1141)字元长，一字益谦，是范祖禹长子。范冲继承了家族的史学渊源，在史学上成就显

著，成为了范氏家族第三代史学典范。作为家中长子，范冲受到父辈的学术影响较多，史学素养很高，

并机缘巧合地得以传承父辈的史学事业，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 

2.1. 范冲的史学成就 

作为“三范修史”之一的范冲，因重修《神宗实录》而闻名于世，其史学成就毋庸置疑。 
范冲在重修《神宗实录》时，最值得一提的是其在明显的政治立场影响下，依旧保持了严谨的态度。

在重修实录的过程中，考虑到《神宗实录》几经删改，议论不一，恐他日无所质证，还编成《考异》一

书，“明示去取，旧文以墨书，删去者以黄书，新修者以朱书”，即为“朱墨书”[4]。范冲的修史态度

是严肃认真的，虽然删修的《神宗实录》偏私旧党，和其父范祖禹“大意止是尽书王安石过失”[5]同一

思路，但是他保留了墨本和朱本的旧文，使三次编修的《神宗实录》都得以保存，实属严谨之举。这样

既明确了修史者的意图和历史责任，又可以使读者鉴识，他日可有所对比判断。 
范冲参与修撰的《仙源庆系属籍总要》是范冲重要的史学成就，但是前人较少提及。宋朝的统治者

十分重视宗室谱牒，专门设置宗正寺“掌奉宗庙、诸陵荐享，司宗室之籍”[6]。范冲作为宗正少卿，“掌

叙宗派属籍，以别昭穆而定其亲疏”，由于南渡之时，宗正寺旧掌之书皆散失。绍兴四年(1134 年)十月

十日，范冲就编纂谱牒的重叠问题上书言：“渡江之后，散失簿籍，无凭照据重叠。欲乞自今后如遇训

名，本寺撰讫，从本寺行下大宗司勘会，如有重叠，别行改撰”[6]。这一请求得到了肯定。由此可见，

范冲治史严谨，尽力避免所编写的宗室谱牒出现重叠。绍兴五年(1135 年)，范冲等编类修纂《仙源庆系

属籍总要》，合仙源类谱、宗藩庆系录、属籍三者为一，竭尽全力做到“无愧于昔”[5]。 
绍兴五年四月二十六日，范冲以《仙源庆系属籍总要》的名称和具体框架上书，将之前的三种谱牒

合而为一，这是编纂体例上的创新，详细记载三祖之下宗室、宗妇、宗女姓名及其生卒、官爵、赐谥等

各项内容[6]。 
在修纂的过程中，遇到困难及时请求解决，五月七日，范冲等言：“今来将已降指挥宗正司取索报

到宗室等家状，与本寺丞孙纬收到从来宗支等文字一处参照，编类修纂……其使不足，申乞接续支降”

[6]。范冲与宗正寺的同僚将所得到的资料认真核对，确保无遗漏，无错误。工作也严格按照规定进行，

各种开支和人员配备也一应安排妥当。范冲参与编纂的《仙源庆系属籍总要》较为详尽地记载了宗室的

系统，为后世修史提供了资料来源。 
除此之外，范冲也奉命为司马光的《记闻》编类，《记闻》是司马光为编写《资治通鉴后记》所作

的长编式的资料汇编，正如李焘所说的“今世所传《记闻》及《日记》并《朔记》，皆《(资治通鉴)后记》

之具也”，在书写上对“所见所闻所传闻之异必兼存以求是”[7]。编类《记闻》无疑也为范冲重修《神

宗实录》提供了史料来源，在这个过程中他也学习了司马光首创的编写历史的方法——长编法和考异法，

并在具体的修撰中加以实践。 
除了奉命编写史书之外，范冲独自撰写的史书还有《范太史遗事》1 卷、《范祖禹家传》8 卷、《宰

相拜罢录》24 卷以及《要语》1 卷，可惜的是都已经亡佚，在其他史书中零星可见记载。 

https://doi.org/10.12677/ass.2020.911243


柏玉婷 

 

 

DOI: 10.12677/ass.2020.911243 1740 社会科学前沿 
 

范冲在延续范氏家族史学的过程中发挥了承前启后的作用。其子范仲熊继承其史学传统，参与修史，

著有《北记》，此书虽佚，但是其内容在《三朝北盟会编》中有所保留。范氏后学中有任馆阁职务者，

侄子范仲艺秉承家风，历任著作郎、国史院编修官、实录院检讨官、实录院同修撰等官职，成为华阳范

氏第四代史学典范。范仲黼历任著作佐郎、著作郎、秘书等职[8]，不仅在理学上造诣颇高，也继承了家

族的治史传统。 
范冲能够重修实录，参与修纂皇族谱牒，说明他的史学才能得到了皇帝和时人的一致认可。奉命编

修官方史书和编类司马光《记闻》的经历为范冲私修史书提供了史料来源以及方法指导，家族所传承的

治史方法也在这个过程中得到了实践和进一步的丰富完善。 

2.2. 范冲选择史学道路的原因 

成都范氏家族是史学世家，范冲作为家中长子，受到父辈的影响更深，具有继承父辈事业的责任和

使命。 
父辈的交游圈对范冲也有着深刻的影响，因为曾祖父范镇和父亲范祖禹与司马光的交游，范冲的学

术选择受到司马光的影响很深。范镇“平生与司马光相得甚欢，议论如出一口，且约生则互为传，死则

作铭”[4]。从范镇开始，范氏家族就与司马光处在师友交游圈内了。司马光很早便已经认识范祖禹，曾

说“自祖禹年未二十为举人时，臣已识之”，他十分欣赏范祖禹，认为其“智识明敏，而性行温良”，

且“好学能文”，世所罕见，自己“远所不及”，在神宗面前举荐范祖禹，“使之供职秘省”[9]，祖禹

得以入局与其同修《资治通鉴》，在学问道德上受到司马光指导，两人之间有频繁的书信往来，范祖禹

曾感念司马光恩情：“教诲成就，义兼父师”[10]。在生活中司马光将范祖禹视为家人，“事无大小必与

公议，至于家事，公休(司马光之子司马康)亦不自专，问于公而后行”[3]。 
范祖禹与司马光在政见上也是一致的，他们都反对王安石新法。在元祐年间第一次修纂《神宗实录》

时，范祖禹就“尽书王安石之过，以明神宗之圣”[4]，因此被王安石女婿蔡卞记恨，最终被贬死于岭表。

在政见上，范祖禹和司马光又与理学家不谋而合，程颐曾经抨击王安石“心术不正，为害最大”，“坏

了天下人心术”[5]。 
理学家与司马光都严守礼法，并且有着同样的政治立场，理学圈子对司马光也敬重有加。出于对理

学的敬仰，以及司马光对理学的偏向，范冲也与理学有着主动的接触。范冲是程颐的学生，曾经与程颐

晚年高足张绎论道：“先生(程颐)昔在洛中，晚坐，张思叔诵‘逝者如斯夫’，范元长曰：‘此即是道体

无穷’思叔曰：‘如是说，便不好。’先生曰：‘道须涵泳，方有自得’”[11]。可见范冲在理学上受到

了程颐的指导，对道的看法也得到了程颐的肯定。 
范冲肩负着司马光、父亲和理学家共同的愿景和期望——打倒王安石。高宗将重修重任交于范冲：

“两朝大典，皆为奸臣所坏，故以属卿”[4]。心系旧党的范冲得到了机会，通过重修《神宗实录》给予

王安石一个盖棺定论，完全否定王安石变法，认为“惟是直书安石之罪，则神宗成功圣德，焕然明白”。

面对高宗问及有人重提行王安石法度，范冲的回答毫不留情：“今之背君父之恩，投拜而为盗贼者，皆

合于安石之意，此所谓害天下人心术”[5]。事实上，范冲通过重修实录很好地完成了批判王安石这一任

务。 
范冲作为家中长子，在学术道路上更多地受到父辈的影响，加之自身较高的史学素养，机缘巧合地

得以继承父辈的史学事业，并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与此同时，因为在礼法上一致的认识，以及史学

上的师承关系，范冲的父辈与司马光建立起深厚的交情。再加上司马光倾向于理学，范冲热心钻研理学，

范冲对司马光的钦佩之意更甚。长期的耳濡目染以及家族与司马光的接触，使得范冲受到了司马光史学

的深刻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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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范温的文学成就及其原因 

范温(约 1070~1125)在文学上颇有建树，其代表作《潜溪诗眼》是宋代著名的诗学评论著作，能够体

现范温的文学素养，也对后世产生了重要影响。范温能够在文学上取得如此突出的成就，主要是由于其

从幼年开始就处在苏轼门人的交游圈中，以及自身的文学才能。 

3.1. 范温的文学成就 

范温继承了家族的文学渊源，并且深受苏轼、黄庭坚等文人影响，文学成就主要体现在诗学批评著

作《潜溪诗眼》上，这本书由一条一条的论诗条目组成，对人和诗不作详细阐释，论诗尊杜重法，代表

了江西诗派初期的诗学观点。范温也把自己的诗论见解、审美标准置于诗本身的记述之中，语言浅显易

懂，通过《潜溪诗眼》可以更为清晰地知道当时的诗论宗旨。书中主要包括韵论和诗眼论，钱钟书先生

最先注意到范温在韵论上的贡献，“吾国首拈‘韵’以通论书画诗文者，北宋范温其人也。因书画之‘韵’

推及诗文之‘韵’，洋洋千数百言，匪特为‘神韵说’之挈纲要领，抑且为由画‘韵’而及诗‘韵’之

转捩进阶”[12]。对范温有着颇高的评价。范温对韵论进行了发展，他总结了前人对韵的各种定义，并在

分析的基础上进行了否定，提出了自己对韵的理解：“有余意之谓韵”[13]，同时将其包含范围扩大到诗、

乐、书、画等多种领域。范温的韵学思想对后世也有着重要的影响。 
《潜溪诗眼》一书已佚，但是郭绍虞先生整理出了辑佚本，可供学界研究。这本书深受黄庭坚的影

响，“诗眼”二字就与黄庭坚诗学“字字有来处”的字句锤炼相契合。黄庭坚对这个门生也是甚为满意

的，称赞“范侯年少百夫雄，言行一一无可柬”[14]。认为他的言行合乎君子之道。范温对于老师黄庭坚

的诗论主张也十分推崇，《潜溪诗眼》“所述大抵多本师说，条绪井然”[15]。 
范温在文学上的成就以及家族的文学传统对其后辈同样有着深刻的影响。在史学上颇有建树的范仲

艺，其文名更盛。陈亮曾称赞他“文章议论为时宗工”[16]，而当时诗界著名人物杨万里也时常与之“握

手论文”，对他的诗“口诵心藏而不能忘也”[17]，折服于他在诗学上的才能。他也与“其文擅于当世”

[4]的陈傅良交流颇多，两人经常一起谈论诗词文章。范仲艺赴任时，陈傅良以所赋之诗相送，他们之间

不乏书信诗词往来。[18]同辈的范仲圭被时人王夷简赞赏为“吾蜀大儒，抱负醇正，学问鸿博，根本六经”，

在文学上深有造诣，“诗于文章最为难事”，范仲圭“尤工于诗”，能够继承先辈遗风，“视其家三大

老(范镇、范百禄、范祖禹)为无愧”[19]。 
范温重视文学也影响了南宋诗坛。范温作为黄庭坚的传人，承袭了黄庭坚的风格，其成书于北宋时

期的诗学评论著作《潜溪诗眼》对江西诗派产生了重要影响。范温是吕本中表叔，在吕本中的《紫薇诗

话》中有所提及，吕本中在诗学上的成就在某些方面受范温的影响。范温颇为看重句法，认为“句法之

学，自是一家工夫”[13]，诗歌字词的不同安排，能让诗歌展现出不同的韵味。范温在论句法时尤为推崇

黄庭坚以及杜甫，以杜甫为祖，以黄庭坚为宗是江西诗派诗学批评的特点。吕本中在论句法时，也与范

温一样多次提及黄庭坚和杜甫，认为“前人文章各自一种句法”，这与范温所主张的“句法之学，自是

一家工夫”异曲同工[13]。 
由此可见，范温在诗学上深受黄庭坚影响，其诗学评论著作《潜溪诗眼》具有重要的文学价值，对

南宋诗坛产生了深远影响。 

3.2. 范温选择文学道路的原因 

范温作为范祖禹的儿子，虽然没有选择史学道路，但是却继承了文学的血脉。其父范祖禹与苏轼关

系匪浅，与苏门中人过从甚密。因为父亲范祖禹的关系，范温从小就处在与苏轼门人的师友交游圈中，

受到苏轼门人的悉心指导。范祖禹曾“招李方叔(廌)教其子温辈”[20]，李廌是“苏门六君子”之一，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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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深为苏轼赞赏。范温在其学术还未定型时，面对以文学称誉乡里的李廌，钦佩之情就会转化为行动，

在文学上多下功夫，李廌对其的指导很可能为他在学术上选择文学奠定了基础。 
范温在其诗学批评著作《潜溪诗眼》中多次提及苏轼，直接说到在苏轼的讲授下，“晓句法不当重

叠”[13]。文中两次称赞“老坡作文，工于命意，必超然独立于众人之上”[13]。范温的学术受到了苏轼

命意观的影响，在书中时常分析诗词的立意。苏轼在开封的时候，“每谒范纯夫，子孙环绕，投纸笔求

作字”[2]，苏轼来到范祖禹的家中拜访，面对文学大家，范温和其他范氏子弟一样，对苏轼有着仰慕之

情，自然不会错过讨教问询的好机会。苏轼曾在写给范温岳父秦观的信中提到“梦得之有子为不死也”

[2]。对范温的欣赏溢于言表。 
李石曾经说“苏范世好，兄弟雍睦”[21]，两家是同乡关系，但是更多的是文学上的惺惺相惜和长期

交往所建立的深厚感情。苏轼对于范温十分关怀，其父范祖禹在绍圣五年(1098 年)去世后，苏轼曾给范

冲写了十三封书信。这些信并非写给范冲个人，而是写给兄弟二人。信中频繁出现“昆仲”以及“呈此

纸令弟”，劝兄弟二人节哀，自立自爱，“惟昆仲金石乃心，困而不折，庶几先公之风没而不亡也”[2]。
元符三年(1100 年)，苏轼在信中苏轼哀叹“哀哉少游，痛哉少游，遂丧此杰耶!”范温的岳父秦观也去世

了，两年之内父亲与岳父相继去世，范温受到的打击是巨大的。尽管苏轼也身处恶劣的环境，依然不忘

写信劝慰范温。苏范两家之间经过长期的交游已经建立了深厚的感情，在遇到挫折时这种感情就显得更

加难能可贵。 
对于范温的文学修养提升最大的是黄庭坚，黄庭坚与眉山苏氏的联系密切，范温自然也会有很多接

触到苏氏家族的机会。范温师承黄庭坚，跟随黄庭坚学诗，风格与黄庭坚几乎一致。吕本中曾谈到：“表

叔范元实既从山谷学诗，要字字有来处”[22]。在婚姻方面，范温是秦观的女婿，并以此为荣，其学术也

受到秦观的影响。黄庭坚和秦观都是苏门中的佼佼者，在文学上成就卓著，与张耒、晁补之合称为“苏

门四学士”。在与苏轼门人的接触中，范温受到了苏氏学术的深刻影响。 
除了受到苏门名士的文学指导，范温与同辈的苏学传人也不乏交流，苏轼的幼子苏过、秦观之子秦

湛都与范温交往甚密。范温与秦湛交好，黄庭坚曾以诗“秦范波澜阔，笑陆海潘江”[14]说明了两人关系

密切。这句诗化用了南朝钟嵘《诗品》中的“陆才如海，潘才如江”，说明范温与秦湛常在一起探讨文

学。两人之间的交游也是促成秦范两家联姻的一个重要原因，王文诰曾说“梦得即范祖禹，小范乃其次

子，元长之弟也。少游至是始道其婚姻之故，其到雷不久审矣。其子湛，极有文名，自是秦范相合”[23]。
两家实现婚姻上的结合之后，范温同秦湛接触更多，秦观去世后，范温与秦湛护送其丧北归，“秦少游

之子湛，自古藤护丧北归，其婿范温候于零陵，同至长沙，适与山谷相遇”[24]。在护送途中，除了在失

去亲人上的互相安慰，必定也有文学上的切磋。 
范温在文学上能够有所成就，很可能是由于少年时期李廌为其奠定的文学基础，以及处在苏轼、黄

庭坚、秦观等人所组成的以擅长文学著称的学术交游圈，当然，其自身的文学才能也不容忽视。 

4. 余论 

范冲与范温学术倾向的选择除了受到家学与交游圈的影响，与二人的性格也有一定的关系。编修史

书需要史学家有严肃认真的态度，能够据实而书。范冲能够“专史笔”，主要是他“讲明是正”的功劳

[10]。他在重修《神宗实录》的过程中，并没有因为偏私旧党，就将原来的版本全部销毁，而是保留了墨

本和朱本的旧文，可以看出范冲严谨的性格。胡昭曦先生认为李焘在修撰《续资治通鉴长编》时能够见

到多次修撰的《神宗实录》，范冲存史功不可没[25]。 
范冲求实谨慎的治史态度在其编类司马光《记闻》时更为清晰。考虑到司马光“平生记录文字甚多”，

战乱之中，“所存无几”。但是司马光颇具盛名，其“书已散落于世”，上至公卿，下至平民，皆有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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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在编类的过程中，范冲保留《记闻》的原貌，“据所录，疑者传疑，可正者正之；阙者从阙，可补

者补之；事虽叠书，而文有不同者，两存之”[5]。为后世研究提供了更多的材料，是严谨的治史态度。 
范冲曾写下“七不言，七不可”的座右戒以自警：“一、不言朝廷利害，边报差除……七、见人富

贵，不可叹羡诋毁。凡此数事，有犯之者，足以见用意之不肖，于存心修身大有所害，因书以自警”[26]。
范冲写下此座右戒，对自己在朝廷为官、日常生活、行为习惯、与人相处等方面严格要求，修身养性。

座右戒体现了范冲的谨重，在言行举止上一丝不苟，与史学的严谨要求相契合。他“名德老成，极天下

之选”，在给皇帝讲论《左氏春秋》时，“敷衍经旨，因以规讽”，得到皇帝赞赏“德行文学，为时正

人”[4]。正直敢言是作为一名史学工作者必不可少的条件，能够详细记录，还原史实，并且给出客观的

评价。史学也需要史官纵贯古今，范冲是一个博学之人。吕颐浩曾称赞范冲“世德硕学，徊翔列卿”[10]，
钦佩之意溢于言表，高宗也曾提到范冲是“敦厚博硕之士”，对这个“名臣之后”评价颇高[10]。 

与史学严谨的性格不同，文学更为生动，喜欢文学之人大多活泼幽默、爱憎分明。苏轼就是一个典

型的例子，苏轼为人放荡不羁，严守礼法的范祖禹就不能接受，“东坡好戏谑，言语或稍过，纯夫必戒

之。东坡每与人戏，必祝曰：勿令范十三知”[3]。范温虽不似苏轼一般放荡不羁，但也具有文人幽默的

个性： 
温尝预贵人家会，贵人有侍儿，善歌秦少游长短句，坐闲略不顾，温亦谨，不敢吐一语。及酒酣欢

洽，侍儿者始问：“此郎何人耶？”温逮起，叉手而对曰：“某乃‘山抹微云’女婿也。”闻者多绝倒

[27]。 
可见范温谦恭儒雅，在侍儿歌唱秦少游诗词时，认真聆听，不发一言，在别人问及时，才表明自己

的身份。但在介绍自己时，也不失幽默风趣，考虑到在座诸人对秦观的诗词更为熟悉，不直接点明身份，

而是叉手而立，骄傲地用“山抹微云”来形容岳父秦观，达到了众人皆倾倒的目的。 
范温也是一个不拘小节，敢说敢做之人。他对于时人的不当言行敢于提出批评：“我不解今时士大

夫，不使人明目张胆直道而行，率要作匿情诡行，似王莽日事沽吊。是谁倡此！岂世美事耶？”[27]可以

看出范温是一个坦诚、爱憎分明之人。范温敢说敢做的性格对于《潜溪诗眼》的写作也具有重要的作用，

敢于批评，善于评价。 
虽然范冲与范温同为范祖禹后代，但是二人在学术上还是存在着较大的差异。范冲在史学上颇有建

树，范温在文学上成就斐然。本文对二人文史异辙的情况及其原因的探析，还比较粗浅，比较单薄，希

望今后有机会进一步发掘资料，做更深入的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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